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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主义下博物馆因作为城市文化意象的风向标，是城市文化底蕴的承载者，从根本上说博物馆是恢复

“文化之根”的推动者，因此，其叙事话语权被赋予一种不可撼动的“真理”而存在。而后现代思潮的

来临则打破了这一传统博物馆叙事话语权的观念，人们开始转向对多元化的“文化之果”的关注，即打

破传统博物馆叙事话语权的主宰地位，走向后现代叙事。因此，本文借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例，探究中

国丝绸博物馆的现代叙事话语的现状，并为之作出后现代思潮下叙事话语转变的思路探索，以求分析和

揭示在新时代博物馆文化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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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modernism, museums, as the wind vane of urban cultural intentions, are carriers of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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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heritage, and fundamentally the driving force for restoring the “cultural roots”. Therefore, 
their narrative discourse power is endowed with an unshakable “truth” and exists. The arrival of 
postmodern trends ha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arrative discourse power in museums, 
and people have begun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fied “cultural fruits”, that is, break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museum narrative discourse power and moving towards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hinese Silk Museum as an example to ex-
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der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Chinese Silk Museum, and ex-
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under postmodern trends,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reveal the deeper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museum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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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博物馆是什么？是历史的年轮，既是终点也是起点，链接过去也通向未来，是人类发展的见证者。

它的职责就是寻找并保护人类前行路程中的功与过，荣耀与过失都将成为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指向标[1]。
博物馆是珍藏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涵盖自然与人文两面，同时也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表征而存在，

是所在地域不可或缺的珍稀文化传承基地，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更是城市文化意象的“代表作”。

在这种富有历史底蕴的文化基础之下，博物馆往往被赋予一种权威性，即叙事话语的“真理”不可置疑。

中国丝绸博物馆坐落于素有“丝绸之府”美誉的杭州，是城市意象下丝绸文化的重要组成，链接了古老

的中国丝绸传说，不断在收藏、研究、保护、展示、创新、传承等方面对“杭丝”乃至“国丝”文化作

出贡献。它依仗着杭州的在地性语境，以“唯我”1 的叙事主体角色在对内传承上充当着丝绸文化载体，

进而激活杭州丝韵，营造丝绸文化圈。那么，在后现代思潮的来临之际，当“意象”被解构，当“古老

传说”的叙事话语权被替换，博物馆的主体性地位是否会陷入沉思之中？ 
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独立的、相对的、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它表现出绝对而彻底的批判

精神，并以其破坏性的消极思想全面地批判现代性。而博物馆作为知识与权力的文化承载体被赋予至高

无上的叙事话语权威在后现代思潮下应被拉下神坛，人们更应该去重新思考叙事话语重构的问题。这种

博物馆的叙事话语权的转变可借用刘东提出的“文化之根”与“文化之果”两个概念进行阐释，所谓的

文化之根，就是特定文明的“独特而隐秘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根源”，而所谓的文化之果，“就是从这

个根底处生长出来的文明”[2] (p. 185)。新时代下对于文化之根并非全盘接受，只需了解即可，而文化之

果则更应被着重关注[3]。在笔者看来，文化之根因具备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在脱离原初语境下试

图构成当代社会乃至当代人生活的普世因子会存在一种“不平等”状态，而文化之果趋向一种多面向、

多元化、容错率高的呈现，在脱离文化语境的同时也能更加适应新时代。因此，在后现代思潮的当下，

“文化之根”的恢复趋近“消亡”，人们更应该去思考对“文化之果”的传播。笔者认为，后现代思潮

Open Access

 

 

1因博物馆是城市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具备其文化之根的权威性，可作为文化之根的阐释者。因此，博物馆往往围绕自

身作为文化叙事主体的角色，具有一种统领且不可质疑的权威性而存在的叙事话语权。笔者将这种叙事话语的权威定义为“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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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应淡化“丝绸文化之根”这个宏大叙事的有力杠杆，以多渠道、多主体、多方位对

“丝绸文化之果”进行扩散，从而实现多棱面叙事渠道及叙事主体的转向，进而弱化“唯我”的叙事地

位，实现主体与接收者的“平等对话”。因此，笔者将突出叙事主体的转变及叙事主体对受众反馈的诠

释两个方面以重新探索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新方向，以接应后现代思潮下瓦解知识与权力作为主

宰者的导向。 

2. 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叙事的探讨 

2.1. 后现代思潮的起源与内涵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哲学、文化和艺术思潮，起源于 20 世纪后期，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颠覆和批判性

延续。“后现代”中的“后”并非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表示“超越”的意思，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反

馈。它是依据现代主义而产生的独立的且有相对性的一种思想运动，它以摧毁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全面批

判“现代性”，因此，“后现代主义”精神即彻底的批判精神。19 世纪末，在工业革命的催动下，伴随

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和大量的工业化，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此时，西方的主流思想认

为理性是无所不能且反对传统观念，并认为人类借助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能够追求到唯一的真理。直至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开始体会到科技的反噬，并开始重新思考科技是否具有真理的唯一性，也

发现了人类在科学理解上的局限性，后现代思潮由此诞生。因此，后现代思潮是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复杂

性、多元性和不稳定性，反对规划、固定、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权力结构和工业化进程。它强调主观

性、多样性、相对性和综合性，以及破坏二元对立的观念，例如理性与感性、现代化与传统、中心与边

缘等。 

2.2. 后现代叙事的诞生 

后现代思潮下处于一种间的距离和方位感的确实、线性时间和历史连续性的缺失之中，是西方晚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走向上述科技反噬的结果。在这种现代性所赋予的局限性局面之下，后现代叙事就

此诞生。后现代叙事是对神权与权威的叛逆，是对宏大叙事这一垄断性的、为统治阶层所控制的话语权

的批判。它试图打破这种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寻求突破传统，弱化单一叙事的力量，扩大历史、文化与

知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更加多样化、多元化、开放化的方式来应对当代社会现实与当代人生活状态

的异变。而顺应这种生活状态的异变之下往往存在一种“他者”的在场叙事以打破宏大叙事的权威，这

个“他者”便是新的叙事主体及信息反馈的受众，而“在场”意味着参与者置身于事件当中对所呈现的

事物获取的直观经验。因而后现代叙事话语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叙事主体新的认识论所决定的。 

3. 后现代思潮下博物馆叙事话语重构的理论探讨 

3.1. 后现代思潮下传统博物馆叙事话语的瓦解 

在西方文化中，博物馆是一个纯艺术和高雅艺术的载体及象征，因此博物馆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是一

种文化现象。博物馆现象一直是精英文化的代表，其源自人们对精神财富的占有，统治阶级及上层社会

的愿望和要求[4]。因此，传统博物馆一直略脱节于大众文化生活至 20 世纪初博物馆学的产生，这也符合

意大利学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F. Pareto)所述：“精英是无论好坏的最有权力、活力、能力的

人……人类的历史就是精英不断更迭的历史[5]。”而作为 18 世纪高雅文化的一部分，贵族绅士在很大程

度上主导着科学[6]。被知识与权力“赋能”的科学充满着阶级色彩，历史也总是在告诉我们，高雅文化

联系的是精英、贵族阶级，由财富、地位和权力来堆叠与支撑，从而把握了世界知识面的权力，也是权

威的象征。此时的博物馆形态被依莲·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称之为“现代主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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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 Museum) [7] (p. 151)。 
直至后现代思潮出现的新博物馆学，这是一种批判绝对真理的认识论给予传统博物馆学的巨大冲击。

这种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被依莲·胡珀–格林希尔定义为“后博物馆”(Post-Museum) [7] (p. 152)。在

后博物馆中，当人们开始不再相信博物馆是所在城市中的知识与权力的唯一性时，博物馆也就开始走向

宏大叙事的消亡，这意味着，博物馆开始趋向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这是走向德里达解构主义中对结构

主义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反馈，它偏向一种去中心化的手段进行对二元对立的破坏。但随着如今

思潮的更迭，对解构主义认识也作出了进一步的扩散，开始偏向一种破坏一切的看法，即对任何解构、

组织、整体甚至权威的破坏与分解。因此，博物馆作为一座城市中的某种文化的权威性代表载体，一向

与现代主义中赋予的权威、神权、唯一的地位相一致，而在后现代思潮中则应该试图突破这种至高无上

的唯一性、知识与权力所带来的权威性、历史文脉积累的神权赋职，并非瓦解它所承载的知识与权力，

而是瓦解传统博物馆下叙事主体以“唯我”进行叙事的框架。进一步地，德里达在解构主义中提出了“延

异”(differance)与“播撒”(dissemination)观点，即文字并不具备表达完整且准确的含义的能力，同时，

文字的意义是存在于其自身的，是动态的，是主观的。而传统博物馆也正是基于文字做出叙事判断，从

而对所在城市文化的一种主观判断的表达，这个讲故事的叙事主体是博物馆“自己”，因此，在后现代

思潮之下它并非具有唯一真理、客观、科学性的存在。基于上述的理论探讨可得知在后现代思潮之下博

物馆作为叙事主体时不再承担表达城市某种文化真实观点的责任，于是，对城市某种文化的解读便没有

了真理性、客观性、唯一性，也就消解了博物馆承载的客观意义。 

3.2. 后现代思潮下“后博物馆”叙事话语的重构 

斯蒂芬·威尔(Stephen E. Weil)指出，博物馆从最初以收藏、保存为核心功能，发展到现在以解读为

核心，不断激发观众思考，并实现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8]。直到今天，博物馆的社会效应依

旧离不开叙事话语的构建反思问题之上。当下环境在不断的变化，时代也在更迭，后现代思潮的到来印

证了叙事话语重构的走向。传统博物馆在叙事研究中关注重点在于“怎么讲故事”和“故事是什么”，

尤其在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宣传中，两者的充分条件是博物馆作为故事的主体承载者，因此，叙事主体

往往是博物馆及其管理人员本身。而在后现代思潮下所诞生的“后博物馆”不再承担表达的权威性与唯

一性，是对传统博物馆下叙事主体“唯我”的瓦解，那是否应在叙事话语中作出重新的思考呢？笔者倾

向于“由谁讲故事”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主流，进一步地，是“由主体讲故事”向“由他者讲故事”的转

变，偏向于参观者、体验者甚至圈外人以“他者”的身份进行主观解读。同时，以后现代思潮名义而延

申出来的融媒体时代则更贴合在时空急速更变的年代，其叙事渠道会获得更多的机会，通信技术及科技

的进步也使得文化传播的方式更加多元，以极大程度影响着媒介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胡凯云断言“后博

物馆”的诠释策略应具备“多视角”、“多信息层次”和“多参与性”[9]。因而在对属于地域、文化意

义上的“他者”进行传播时，抛开葛瑞斯伍德提出文化菱形中的“社会”所蕴含的文化语境，重在关注

“叙述者”(谁讲故事)、“文本”(什么故事)以及“接受者”(谁听故事)三个维度，后两者被框定于输出

某种文化以及向某类人群输出，而“叙述者”则成为了对故事延展性的最大变化筹码。那么“由谁讲故

事”或成为后现代思潮下开启的叙事主体的转向问题导向，旨在重思博物馆在故事叙事上的局限性及不

同叙事主体对故事理解层度并叙述的多面性。 

4. 中国丝绸博物馆现代叙事话语的现状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现代叙事话语的走向。一方面，中国丝绸博物馆坐落于历来附

有“丝绸之府”、“东方丝国”、“杭州绸都”等称号的杭州，其丝绸文化建设、产品创新、品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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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持续领跑[10]。它以整体视角观看待丝绸文化圈层，将自身作为“杭丝”乃至“国丝”

文化的参与者，在区域内部采取历史性的纵向文化传递，例行收、藏、展三大基本职能外仍探索着新的

社会责任导向，如社会教育、文化传承、城市客厅等。另一方面，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真理”导向具备

一种权威性，它担负起现代主义中传统博物馆下叙事主体的“唯我”角色，构建起“由中国丝绸博物馆

讲故事”的叙事话语权。因此，中国丝绸博物馆被赋予一种杭州丝绸底蕴承载者的角色以恢复“丝绸文

化之根”。具体而言，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举办方，定期举办各式活动以汇聚杭州丝绸文化域内爱好

者，同时吸引域外的潜在受众。诸如国丝课堂、经论讲堂、国丝之夜、国丝研学等活动，主题结合了宋

韵、“丝路”等元素，交叉培养兴趣，共同作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项目主要以教学的方式来让

群众获得参与感，进而传递丝绸文化。以“女红传习”为例，女红传习下设研习班、技巧课、小物件制

作教学等新颖活动，实现在系统学习的视角下穿插碎片知识，迎合了受众心理预期，激活传统文化活力。

一方面，女红传习作为由中国丝绸博物馆主推的活动，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发，链接群众，较好地完

成了丝绸文化传播的使命；另一方面，主题新颖，形式多样的女红传习以受众自主参与自主学习为主，

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传统文化传承的趣味性，拉近技艺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不仅如此，中国丝绸博物馆仍

在丝绸解码中从制作工程出发，关注丝绸起源，激活蚕丝文化，关注杭州教育，以辐射长三角地区。中

国丝绸博物馆围绕“蚕乡月令”品牌教育，连续 20 多年为杭州和上海的大部分低龄学生开展一种人人养

蚕的活动。该博物馆关联青少年科普实践极富中国特色，从每年 3 月开始，博物馆分发蚕宝宝以及养蚕

器具，到学校开展蚕桑养殖的相关知识培训，开拓学生的视野并增进对蚕丝文化的了解，同时在博物馆

网站开设养蚕专栏，在学生养蚕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与观察能力，并使用蚕丝或蚕茧制作手工

艺品，最后，优秀作品在博物馆展出[11]。 
基于上述具体情况可知，所呈现的活动皆围绕中国丝绸博物馆这个叙事主体进行丝绸文化的领跑者，

依附其角色定位、地理位置、历史底蕴、空间文化表征的权威性、唯一性试图恢复“丝绸文化之根”的

作为，以至于符合现代性导向“由中国丝绸博物馆讲故事”的权威，潜移默化的承担起了丝绸文化叙事

话语的主体，是一种传统博物馆“唯我”叙事主体的表现。 

5. 后现代思潮下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转变思路 

5.1. 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转变机缘 

过去，中国丝绸博物馆对内的传承多偏向对“丝绸文化之根”，旨意去恢复或激活“杭丝”乃至“国

丝”独特而隐秘的、人类丝绸文化意义上的根源。因此，中国丝绸博物馆往往围绕着传统博物馆“唯我”

的叙事思路构建起地方丝绸文化的话语权。诸如上文所述关注女红传习、养蚕技术与文化的教学等，中

国丝绸博物馆以知识独有者的面孔作为承载知识的主体，或是局限，抑或是守旧，“故事的根”偏好导

向于“丝绸文化之根”。“文化之根”的传递是过去历史的遗留文化与当下之人相互交流的过程，两者

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即一种“‘他者’尊，‘我者’卑”的状态；而真正的交流

并不存有高下之分，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对话”状态。在刘东看来，根底处生长出来的文明更偏向于一

种“平等”的口吻，即关注“文化之果”[2] (p. 186)。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叙事主体传递“丝绸文化之根”

显然已形成“灌输式”的文化输出方式，但当我们进入后现代思潮时，无论是对过去历史的敬畏还是对

博物馆所历来赋予的权威性象征，皆要重新审视传统博物馆作为叙事主体至高无上、不可否定的真理与

唯一性，以打破一种“唯我”状态。因此，打破“由博物馆讲故事”的范式是恢复“文化之根”转向关

注“文化之果”的必然趋势，即叙事主体话语权的转变。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丝绸文化的承载者，在顺

应后现代思潮时理应作出瓦解“由中国丝绸博物馆讲故事”的范式，并面向新的、多元的叙事主体，以

开启一种非卑躬屈膝式下“对话式”的丝绸文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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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丝绸博物馆叙事话语的转变思路探讨 

博物馆要适应后现代思潮的进步就要对其叙事话语进行重构，即重新审视叙事主体及叙事主体对受

众反馈的诠释。前者在《参与式博物馆》中被提出，博物馆传播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参与性体系结构[12]”。
那么其叙事主体可以是与其“对话”的参与者、体验者和圈外人员等；后者可从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

(Melvin Defleur)的观点中看出“传播取得理想效果核心在于传者对反馈的重视程度如何[13]”。那么即便

博物馆承担起了叙事主体的角色，但良好的诠释受众的反馈也是叙事话语权转变的依据，即中国丝绸博

物馆应思考“他者”作为叙事主体及反馈对象的重要地位，两者皆是弱化恢复“丝绸文化之根”的重视

度，也是关注“丝绸文化之果”的有效方式。具体而言，中国丝绸博物馆可在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平

台上进行宣传，并邀请网络大 V 及红人探馆、看展。中国丝绸博物馆在控制内容优质及展出效果作预设

范围之内，由传播的“他者”作为叙事中介，对丝绸文化进行流量提升和舆论良好导向，而接收丝绸文

化信息的受众不论其信息是否认同，在一种人类学中社会行为的分享欲基础之上会作出信息的二次加工

及传播。分享欲环节并不强调其“丝绸文化之根”的重要性，而是“丝绸文化之果”的趣味性、独特性，

并在社会层面上产生口碑效应。无论是从 UGC 还是 PGC 的角度出发，皆能实现一种“人传人”的现象，

这种叙事主体转向的方式足以弱化“文化之根”，以在数字化技术多维度传播下实现良性循环。而中国

丝绸博物馆在上述环节之中以一种旁观者的角色接受大众信息下的舆论导向，从而更多面向地了解并诠

释丝绸文化的反馈。因此，无论是参观者、传播者、媒介包括圈外人作为叙事主体及反馈的受众介入叙

事的过程之中，即便其深度未及文化的意识形态承载者，但其观点、利益导向、不同情绪地带入等将重

新对丝绸文化作出延展。这种打破博物馆“唯我”的叙事话语权是对除博物馆以外的各类主体下放自主

性、选择权的重要举措，也是宏大叙事破碎、叙事框架升华、叙事内核的外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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